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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6 世纪末，曾于东北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重新崛起。其以势如破竹之势，联合蒙古、征服朝
鲜，最终入关，挥师南下，统一全国，建立清王朝。在清入关前，经过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统治者的努力，后
金(清)开始管辖东北海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系统的管理制度。从清王朝此后的边疆政策维度来看，这些
制度以及政策为清朝入关后定鼎中原，统治中国提供了政策范本，为清廷顺利解决边患，建立以清王朝为中
心的宗藩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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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占领辽东半岛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 13 副铠甲
起兵。以此为始，走上了统一东北女真诸部，建立
后金汗国的征程。在其收服扈伦四部(即叶赫、
辉发、乌拉、哈达)四部同时，亦开始降服东北北
部沿海女真诸部。此时，分布于东北北部沿海、黑
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东部的民族部落有东海窝集
部、瓦尔喀部、使犬部和使鹿部等。己亥年
(1599)正月，沿海女真诸部开始向努尔哈赤朝
贡。最先向努尔哈亦称臣的是东海渥集部虎尔哈
路王格、张格，“率百人朝谒，贡黑、白、红三色狐
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渥集部之虎尔哈路，每岁
朝谒”［1］。丁未年(1607)正月，东海瓦尔喀部蜚
悠城长策穆特原因乌拉部贝勒布占泰欺压其部众
太甚，特来归附。其中一部分瓦尔喀部众流散进
入朝鲜沿边地区，为确保瓦尔喀部完整编入努尔
哈赤所部，努尔哈赤上书万历帝，要求朝鲜归还瓦
尔喀部众。“万历帝即传谕朝鲜国王查之。朝鲜
国王查出失散数代之瓦尔喀部众 1000 户。”［2］此
1000 户瓦尔喀部众于己酉年(1609)二月，被遣返
至努尔哈赤所部。东海渥集部虎尔哈路及瓦尔喀
部是最早向努尔哈赤朝贡的部落。
随后，努尔哈赤又命扈尔汉、额亦都等征讨东
海女真之呼叶路、雅兰路、宁古塔路、绥芬路，黑龙
江下游萨哈连部等部落，并将所俘部众编入户籍，
进行管理。天命元年(1616)正月，努尔哈亦称
汗，建后金汗国。此时，因东海女真诸部多数还未
归附后金。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再次“遣兵四百，
收取东海沿岸散居未附属之国人。三月，后金造
大刀船，驶渡海湾，将倚凭海岛部服之国人尽取
之”［3］。对于前来归附的部落，努尔哈赤给予厚
赏、施以重礼。如天命三年(1618)二月，东海女
真使犬部来归，获赏赐“奴仆、牛、衣物、粮食、房
舍、楼阁及碗碟瓷瓶”等。得知东海女真呼尔哈
部大臣纳喀达率部来归，努尔哈赤命 200 人前去
·59·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16.05.019
相迎，并于所居之衙门会见来归的呼尔哈部众。
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赐为首八大臣各
奴仆五对、马五匹、牛五头、衣五袭。赐再次者各
奴仆三对，马三匹、牛三头、衣三袭。赐末等者各
奴仆一对、马一匹和牛一头、衣一袭。百户归顺之
民无分长幼，逐一厚赏。亲临衙门行赏之日，又厚
赏住房及镯、席、缸、大小瓷瓶、筷子、木桶、簸箕、
木盆等家用物件。具欲还者见如此厚赐，遂留而
不去者甚多”［4］。经过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人
的努力，最终于清入关前完全统一东海女真。由
于东海女真处于“极边”地区，分布较为分散，后
金(清)在此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又因明
朝未在该地设治驻防，故后金(清)在征服东海女
真之时，未有明军阻拦，其势力发展迅速。明末时
期，后金的兴起阻断了明朝与地处“极边”的东海
女真之间的关系，通过剿抚并用的办法，确立了与
东海女真诸部之间的关系。至后金天命末年，东
北北部海疆已纳入后金管辖范围之内。
明廷在东北防范的重点为海西女真。对于建
州女真统一女真各部的行动，一直按兵不动，以静
观其变。后金在逐渐强大之后，明朝遂派遣使者
与后金通好，给予其岁币。后金则以所产东珠、人
参、紫貂、玄狐等特产贡赋交予明朝，同时双方商
议于辽东地区之抚顺、清河、宽奠等地互市。在统
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中，尤以努尔哈赤率部俘虏哈
达部贝勒吴古尔代后，引起了明廷高度警觉，万历
帝察觉到“虏势益张，边事危急”。辛丑年(1601)
正月，万历皇帝遣使者，命努尔哈赤释放所俘哈达
部贝勒吴古尔代及其部众。努尔哈赤遵从明廷谕
令。在第一次征乌拉部之时，努尔哈赤便有言:
“念人之恶，重朝而作，式好无尤，历世难求。欲
与明昭告天地，同归于好。”［5］于是，努尔哈赤与
明辽东副将及抚顺所备御，于建州与明辽东地区
建碑划界，各守一方。究其缘故，可知此时努尔哈
赤羽翼并未丰满，还不能与明朝对抗。为发展壮
大实力，其采取了同明朝修复关系、向明廷称臣的
策略。
在稳定后方势力之后，努尔哈赤开始整兵备
战，准备向明王朝宣战。天命三年(1618)二月，
努尔哈赤谕诸贝勒、大臣:“(后金)与明国成衅，
有七大恨，至于小忿，不可枚举，欲往征之。”［6］四
月，努尔哈赤率 2 万步骑兵征讨明。行前，书写七
大恨，祭告天地。为严明军纪，又谕:“凡俘获之
人，勿去衣服，勿淫妇女，勿离异配偶，拒战而死
者，听其死，若归顺者，慎勿轻加诛戮。”［7］后金军
队陆续攻克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等地，致
使明失去了重要的辽东屏障。天命六年(1621)
三月，后金攻克辽阳，辽东沿海之镇江、宽奠、凤
凰、镇东、海州、盖州、复州、金州等地官民，俱剃发
归降。
后金虽占有辽东地区，但在明与朝鲜边界地
区、辽东沿海岛屿仍有明军及遗民存在。在镇江
堡一地，便有明遗民拒绝雉发归顺，并且杀死后金
使臣。鉴于此种情况，天命六年(1621)五月，努
尔哈赤派乌尔古岱、李永芳率兵千人，往察实情并
劝降镇江未降之汉人:“尔等乃明帝之民，天既以
辽东地方与我，今即为我民矣。尔今若知惧，可将
首恶之四五人，执送前来，尔等雉发归降之。”［8］
镇江堡由此便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要地，明守将
毛文龙以明与朝鲜边境地区及朝鲜西北部岛屿铁
山、皮岛(今朝鲜称之为椴岛)为后方，屡次率兵
渡海争夺该地。七月，毛文龙联合朝鲜军队乘船
渡海，围攻镇江堡。镇江城中军陈良策为毛文龙
内应，大呼明兵将至。拘禁镇江城主佟养元，杀其
子及侍从 60 人。随后，后金军队所占领的汤站
堡、险山堡、永甸堡、长甸堡均为毛文龙所掠去。
为此，努尔哈赤命四贝勒、都堂额驸栋鄂、贝勒阿
敏等率兵 5000 余人，前往镇江一带镇压叛乱，并
将“未叛之国人编户，留居原地，已叛之国人为
俘，携一万二千俘虏而归”［9］。十二月，二贝勒阿
敏率兵 5000 渡镇江，入朝鲜境内，围剿毛文龙，斩
杀其兵 1500 余人，毛文龙仅以身免。天命十年
(1625)正月，明发兵万人，乘船渡海至旅顺口。
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统兵 6000 余人，相继
攻克旅顺口城、长山岛。旅顺之地为“明季国防
要隘，其东与登莱向望，其东北则岛峙蜿蜒直至新
义州之皮岛，东江帅府在焉。登莱辽饷取道于
此”［10］。因此时后金兵力不足，自辽东至辽南战
线过长，故后金攻取旅顺口之后，对该地采取攻而
不守的策略。如此，则给明军从海上窜扰以可乘
之机。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始终没有解决明
军袭扰辽东半岛沿海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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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固辽东半岛与后金(清)两次征伐朝鲜
在明朝与后金(清)之间的关系中，朝鲜一直
是不可忽视的要素。后金攻陷抚顺后，明廷便决
定发动一场战争，解决辽东边患问题。辽东经略
杨镐向朝鲜借兵，共同讨伐后金。万历四十六年
(1618)即后金天命三年九月十七日，万历帝敕谕
朝鲜国王:“尔命将提兵，申严纪律，听经略相机
调遣，尅日进征，务必犄角之形，遄奏荡平之
绩。”［11］3019 － 3020努尔哈赤凭借“任你几路来，我只
一路去”的原则，击破明与朝鲜的联合围攻，赢得
了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为避免疲于对明与朝鲜双
方作战，后金将朝鲜投降将领姜宏立、部曲张应京
等遣送回朝鲜。另外，后金又派出使臣赴朝鲜，明
确告知朝鲜后金征伐明朝的缘由:“兴此兵端，非
我昏曚，因明逼我无奈，遂有此举。尔朝鲜以兵助
明侵我，我知此来非朝鲜兵所顾，乃迫于明人，为
报救尔倭难之德而来耳……据闻，明帝欲加还其
诸子来主朝鲜，是明帝凌辱我二国太甚矣!”［12］86
除此之外，后金还邀请朝鲜一起加入反明队伍。
朝鲜接到此书之后，拒绝了后金的建议，并告知努
尔哈赤朝鲜视明王朝为父亲之国，在此前提下与
后金修好，“父之言，子可违乎?事关大义，不可
拒也。事属既往，今勿再言。至我二国则各守疆
围复修旧好，实不美哉!”［12］86朝鲜明确了以明朝
为主体的宗藩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同后金修复关
系，各守疆界，互不侵犯。
后金攻克辽阳后，明与后金的实力对比发生
了重大变化。为防止已归属后金的臣民逃入朝
鲜，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国王:“如尔仍欲助明则
已，不然，凡辽人之避兵渡镇而窜者，可尽反之
……尔若纳我已附辽民，匿而不还，惟明是助，异
日勿我怨也。”［13］要求朝鲜遣返辽东逃入，如不归
还则认为其助明反对后金。天命六年(1621)九
月，朝鲜王遣使臣厅判事官觐见献贡，献银百两、
绵绸 50 匹、纸 50 刀、高丽夏布 20 匹及布 50 匹、
刀 50 把、油纸 10 刀。努尔哈赤拒绝接纳贡品，
“凡两国欲相和好，应当互相馈赠。今我若纳尔
贡物，恐坏我名矣!”［14］此时，后金尚不接受朝鲜
贡物，究其原因可知:一方面虽然后金占领了辽
东，但辽西地区尚未纳入管辖之内，且辽西又有明
军重兵把守，后金还未有足够实力攻克该地。另
一方面，如果接受朝鲜贡物，则等同挑战明朝宗藩
体系。彼时，朝鲜处于明与后金之间，其对后金政
策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态。为防止明向朝鲜施
压，袭击后金后方，故后金不纳朝鲜贡物。
在后金(清)与朝鲜关系中，明将毛文龙一直
是双方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影响双方关系走向。
因天命六年(1621)七月，毛文龙夜袭镇江堡，而
后逃入朝鲜境内。因此，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国王，
要求其与明朝断绝关系，并引渡毛文龙，“毛文
龙、陈良策、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驻朝鲜之弥
山，常犯河西。我若引兵往剿，又恐连累尔朝鲜，
是以不往。若欲我两国真诚相好，则执毛文龙、陈
良策……若不归还毛文龙、陈良策，徒以口舌伪称
通好何为也。”［15］十二月，再次致书朝鲜国王，要
求索还毛文龙，悉数归还辽东逃入。朝鲜非但拒
绝，反而令毛文龙驻守朝鲜近海岛屿，并向辽东来
朝鲜的逃入发放衣物等。
天命十年(1625)正月，朝鲜国发生内乱。朝
鲜将领明廉与总兵李国发动叛乱，占据朝鲜京城。
而后，两人又为属下部将所杀。因明廉之子韩润、
其侄韩义惧怕朝鲜新王将其治罪，投奔后金避罪。
后金封韩润为游击，韩义为备御官，又赏赐田宅、
牛马、财帛等物品。作为对后金的回报，韩润、韩
义兄弟将朝鲜及毛文龙情况告知后金:
义州城有南来之援兵千余人，本地兵民老幼
合计不足二千人，城大兵少之不易……至于毛文
龙，自去年八月驻于铁山，船皆在岛上兵不足七八
千人，皆乃乌合之众。内地前来之商人极多，财积
如山。人数虽多，取之甚易……安州城内兵民四
五千人，亦乃乌合之众。若义州失守，则彼自然瓦
解。即使守城，亦可以言使之降耳……先王愿和，
故使者不断，新王倚恃毛文龙，不遣使者。今亦可
先发一欲和议书，而后发兵平壤，令新王亲自前来
议和。新 王 自 继 位 以 来，人 心 不 服，思 念
旧主。”［16］
朝鲜由于内乱，新王登基不久，朝政未稳，又
倚仗毛文龙不向后金遣使，这样就为后金征伐朝
鲜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毛文龙所率军队看似强
大，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战斗力甚弱。由此，朝
鲜降将韩润提出战略上先取义州再取安州，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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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彻底解决毛文龙对辽东半岛沿海的威胁。努
尔哈赤修书一封，对毛文龙进行劝降，并对当时其
所处形势进行了分析:“据山海关逃来之人告称，
尔得罪于帝，帝遗书朝鲜国王，命其将尔捉呼之等
语……相传朝鲜王覆文明帝云:该毛文龙寸步不
前，隐身而居，以逃来之人充数，欺瞒尔帝，实乃祸
我朝鲜国之鼠盗也。”［17］以此为契机，努尔哈赤邀
请毛文龙共同征朝鲜，“以尔取朝鲜之义州城，与
我相倚而居，则朝鲜岂敢托尔。尔驻义州之后，朝
鲜若降则罢。若不降，则来借用我兵。尔若如此
与我相倚，迫使朝鲜投降，则尔之前途无量
矣。”［18］毛文龙拒绝后金邀请，而后又率 300 名士
兵夜袭海州、甘泉堡南。但后金并未放弃，天命十
一年(1626)五月再次对其劝降，并以明朝必亡，
愿其早日认清形势，转投后金，“无论尔如何为君
效力，然而国亡时已至，君臣昏聩，反致殃祸于尔，
何益有哉。明国已亡定矣!”［19］毛文龙再次拒绝。
以此为始，后金终止对其劝降，开始大规模整军备
战，并于宁古塔一地建造战船，为渡海争夺辽东半
岛沿海岛屿做好准备。
皇太极即位之后，便开始着手解决朝鲜对辽
东半岛的威胁，切断明王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
系。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后金在征讨驻
朝鲜明将毛文龙的同时，又命贝勒阿敏，台吉济尔
哈朗、阿济格、杜度等率兵征朝鲜。先后攻破明六
哨地及朝鲜义州城，又将毛文龙驻兵之铁山攻下，
斩杀明兵，毛文龙逃往皮岛。后金军队势如破竹，
直捣朝鲜王京平壤。其主要意图即迫使朝鲜断绝
与明朝来往，并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由于朝
鲜新王刚登基不久，一部分大臣主张与后金议和
停战，朝鲜国王力排国内抗战主张，接受议和条
件。这其中还有一细节，当后金征朝鲜之时，朝鲜
在致后金国书中仍用明朝天启年号，遭到了后金
的反对，“昨接来札，内书天启年号，极难达于我
汗皇。我今日勉强原为贵国同心南朝，故此举兵。
今见来书，亦如旧规。看来贵国拏天启来压我，我
非天启所属之国也。”［11］3315 － 3316为此，朝鲜在与后
金的正式誓书中，剔除了“天启”年号，并约定两
国“各守封疆，永世相好”。
皇太极第一次征朝鲜，使得明朝、后金、朝鲜
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后金
不再向明朝称臣纳贡，而是将其称为“南朝”。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与后金的战争已经超出了边
事的范畴，而成为双方为争夺中原、统一中国之
战。另一方面，后金通过此次征战，向朝鲜索取了
更多的利益，并相约为兄弟之国:后金为兄，朝鲜
为弟，朝鲜对待后金使臣之礼如同明朝使臣。但
这并未根本改变明与朝鲜之间藩属关系的现状。
为稳定后方与明朝争夺中原，后金留有部分军队
驻扎朝鲜义州，继续监视朝鲜的一举一动。因此，
朝鲜国王致书皇太极，请求撤出驻义州的后金军
队。皇太极允诺，并下令:“将义州地方，归还朝
鲜国。驻守将士悉行撤回。”第一次征朝鲜宣告
结束。
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因“朝鲜叛盟，不约
束其民，纵之侵扰我地，私行渔猎。再者，纳我逃
入，送之大明，大明人有逃附于我者，彼复堵截，给
明粮米，暗行资助。今永绝成仇，当固边关，集智
谋之士，励勇敢之人等语。”［20］皇太极率军第二次
亲征朝鲜。清军先后攻克义州、郭山城、定州等
地。同时，派多罗安平贝勒杜度攻取皮岛、云从
岛、大花岛、铁山等地，并申饬军纪:“凡朝鲜国人
所居，与明国相邻者，悉略之。之住居大路旁者，
勿得往扰，以伊等皆为我子民也。”［21］随后，清军
迫近平壤，朝鲜国王李倧逃往南汉山城(即今朝
鲜江华岛)避难。朝鲜因不敌清军势力，最终于
崇德二年(1637)正月向清称臣纳贡。
至于明朝边疆大吏毛文龙，为袁崇焕所不容，
终致被袁氏所杀。早在袁崇焕第一次督师辽东之
时，两人便因毛文龙夜袭镇江一事产生嫌隙。毛
氏以皮岛为据点，袭击后金沿海地域，功勋卓著。
因其在明朝对后金战事中的独断专行，引起了袁
崇焕及朝鲜对他的不满。明崇祯二年(1629)六
月，毛文龙被袁崇焕诱至双岛，宣布其 12 大罪状
当斩，并将其当众斩首。究毛文龙被杀之因，其根
源在于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党争。两军对垒
杀主帅，实乃兵家之大忌。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不
仅改变了明与后金(清)的实力对比，而且也为明
亡敲响了丧钟。自此以后，后金(清)在辽东战场
上接连攻下沿海的旅顺、铁山以及久为毛文龙所
占据的皮岛等地。与此同时，清军征讨朝鲜，消除
了辽东半岛的隐患，剪除了明王朝的外藩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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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清朝可以集中力量，与明军在辽西战场决
战。在明清战争中，清占据了更大的主动，并将明
代东北海疆全部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开始对其
实行管理。
三、清入关前后金(清)对东北海疆的治理
在后金(清)逐步统一东北海疆之后，其东北
海疆政策成为最初后金(清)边疆政策的重要组
成部分。后金(清)在最初的东北海疆政策中，采
取了“从俗从宜”的办法，针对不同地域的情况，
实行差异化的管理方式。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时，东海女真之呼
尔哈部首领王格、张格率先朝谒，并贡黑、白、红三
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此，其部每年朝见努
尔哈赤。因呼尔哈部距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遥远，
更显其朝贡诚心。故努尔哈赤赐婚于呼尔哈部六
位寨主，使其荣升为后金国女婿。后因其叛乱，努
尔哈赤发兵征讨呼尔哈部。天命四年(1620)正
月，呼尔哈部之 1000 余户众全部归降后金。以此
为始，东海女真之瓦尔喀部、渥集部、卦尔察部、使
犬部等东海女真诸部归降或朝贡。其贡品有貂
皮、水獭皮、猞猁狲、青鼠皮等。作为回应，后金
(清)也会相应赏赐朝贡诸部物品。如崇德元年
(1636)三月，赏赐黑龙江地方来贡貂皮大臣费扬
古“蟒缎无肩朝衣、缎襟衣、裤、帽、靴、腰带、缎
一、缎女裙一、佛头青布十、烟十五刀、零量财帛一
皮箱”［22］。赏赐其随从缎袍、观衣、裤、帽、靴、腰
带、缎、缎女裙、佛头青布、烟等物品。
在后金(清)多次东征东海女真诸部的过程
中，大批东海女真人被迁往辽东地区，编入八旗，
作为后金(清)军队的组成部分，参与对外作战。
据周喜峰教授统计，清入关前被编入八旗的东海
女真人数至少有 66000 人［23］。还有一部分东海
女真人，后金(清)统治者将其就地编户，进行管
理。崇德五年(1640)五月，户部启心郎布丹麦征
伐呼尔哈部大捷。皇太极令“男子 336 人，归降
男子 149 人，共 485 人，内有捕海豹人 243 人，捕
貂鼠人 198 人，令居彼地。俘获家属 796 口，归降
家属 481 口，共 1277 口，内留 1194 口，仍居彼
地”［24］。由此可知，后金(清)将俘获或归降的呼
尔哈部边民留在当地，使其继续向后金(清)纳
贡。东海女真诸部通过定期与后金(清)的朝贡
往来，建立了稳定的政治隶属关系。
天命六年(1621)六月，后金攻陷明朝辽东重
镇辽阳。而后数日之间，金州、复州、盖州等沿海
地区皆向后金投降，辽东地区为后金所占领。后
金进入辽东地区之后，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便是如
何确立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努尔哈赤进入辽
东之后，首先安抚当地汉人，其有言:“攻辽东城
时，我兵士亦多有死亡矣。如斯死战而得辽东城
人，竟待以不死，悉加豢养。使之安居。故而海
州、复州、金州人，遭遇非若辽东，尔等勿惧。”［25］
为尽快恢复辽东地区的统治秩序，努尔哈赤命都
堂阿敦、副将李永芳等人将明朝所订各项典章制
度，“去其不适，取其相宜”，并与调查的辽东地方
人口、兵员、城堡等数目，一齐上奏。同时，将抚
顺、清河等地可信之商人，迁移至辽阳城南，设立
商肆，贩卖酒及饽饽、肉等食物。随后，又在辽东
战略要地辽东、海州、义州、白土厂等地驻兵。如
在辽东、海州，“每一牛录各养马四十匹。其余马
匹，皆行缴回。一牛录甲士百人，以十五人驻辽
东，十五人驻海州，代理备御各一名，千总各一名，
各率甲兵三十人，携喂养备用三匹马之非披甲人
一名前往……一牛录新穿甲之五十名甲士，亦同
样分驻于辽东、海州，每小录其五十名新甲兵制旗
二面。二处各委一章京为额真。”［26］后金(清)所
实行的种种措施，都为后金确立、巩固在辽东地区
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后金进占辽东后，明将毛文龙退守后金与朝
鲜边界地带，并不断从海上侵扰辽东沿海地区。
因后金在辽东地区统治根基未稳，时有逃人事件
发生。为此，后金在与朝鲜相邻的南海(即今黄
海)沿岸驻扎军队。国旗 200 兵，分驻 16 处，每处
100 人，由游击、备御内择一主将，率之驻扎。其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缉拿辽东逃入进入朝鲜境内投
靠明将毛文龙，以保证后金在辽东沿海地区的安
全。此外，后金又将辽东沿海地方居民内迁，并于
内陆地方给予其一定土地，令其耕种。如天命六
年(1621)十一月，努尔哈赤致书镇江、汤山、凤
凰、镇东堡等地居民，其有言:
清河以北，三岔以南，沿边皆有诸申人居住，
远者七八里，近者一二里。居有房舍、粮谷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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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丰足且田土肥美。尔等往居彼处，将坐食其
粮，粮谷草木丰足，诸物具备。春耕时，边外之地
亦可耕种。欲耕边内之地，则三岔、会安堡、抚顺、
东州、马哈丹、山羊峪等地，可任意耕种之。倘不
愿前往彼处，则镇江、汤山之人，移至威宁营;凤
凰、镇东堡、镇彝堡之人，移至奉集镇。房则同住，
粮则共食，若有不足，由汗仓拨给仓粮。估计粮亦
足食，田亦足耕，毋庸尔等出价购买［27］。
后金将辽东沿海居民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断绝该地汉人与毛文龙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切
断驻扎于辽东沿海附近明军的后援。
在处理与辽东汉人关系方面，后金则采取了
“满汉一体”政策。依然在天命六年(1621)十一
月，努尔哈赤令诸申(满洲人)与汉人同居一屯，
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并告诫诸申人不得
欺压汉人、不得抢夺汉人物品。如有违抗，则从重
治罪。在开取粮窖时，由诸申人与汉人共同开启。
以汉人粮斗为准，规定汉人、诸申人每月每口给粮
4 斗。在管理辽东汉人上，后金先是令诸申官管
理。由于语言不通，后改令汉官管理。因辽东城
官员被地方人所杀、镇江人将城主佟游击献与毛
文龙、汉官屡屡贪财汉人等事，使得后金对汉官产
生了戒心。为巩固统治，后金在辽东地区汉地，令
诸申官与汉官共同管理汉人，形成“满汉一体”的
统治政策。
四、余论
后金(清)对东北海疆的管理，一方面延续了
明朝对东北的政策。这集中体现在后金(清)管
理东海女真诸部方面。清入关前，后金(清)统治
者不断征伐东部沿海之东海女真诸部，使其内附
或纳贡，建立其与后金(清)之间的朝贡关系。由
于东海女真地处“极边”之地，在管理上势必分散
后金(清)力量，使后金(清)无法集中优势与明朝
决战。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将俘获及内附的
东海女真迁入辽东地区，将其编入八旗，令其参与
后金的对外战争。皇太极即位后，改变了以往的
政策，在征服的东海女真地区，将其部众就地编户
入籍，向后金(清)缴纳贡赋。这亦成为后金(清)
经济基础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由于后金(清)自身少数民族的属
性，在管理东北海疆上又有了自身的一些特点。
这集中体现于后金(清)的民族政策上。努尔哈
赤攻占辽东后，首要解决的便是如何稳定后金在
辽东地区的统治，而稳定辽东统治的根基即是处
理与辽东汉人之间的关系。努尔哈赤在攻占辽东
后，即通告汉人，凡归顺后金之汉人，将一律予以
厚养、优待。谕令诸申在进入辽东后，不得欺压汉
人，将诸申人与汉人皆视为“汗之臣民”。同时，
努尔哈赤在辽东地区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并
令汉官与诸申官共同汉地。后金占领辽东初期，
该地部分汉人恐惧新政权，导致逃人事件时有发
生，这些汉人主要逃入朝鲜境或投奔毛文龙，并使
得毛氏窜扰辽东沿海成为后金在该地的隐患。为
保证辽东沿海安全，后金不仅在沿海战略要地驻
扎军队，且内迁部分汉人至内地，断绝毛文龙海上
侵扰活动的后援。
与以往有所不同，后金(清)在统一及管理东
北海疆之时，开始面对外部因素的困扰，这即是朝
鲜。朝鲜为明王朝的藩属国，并将其关系定性为
“父子之国”。后金崛起后，东海女真之瓦尔喀部
众逃至朝鲜境内，努尔哈赤致书明万历帝，要求归
还。此事显系后金在承认明朝宗主国身份的前提
下，通过万历皇帝与朝鲜交涉。萨尔浒之战时，朝
鲜出兵帮助明朝攻打后金，而后占领辽东，朝鲜又
容留明将毛文龙及辽东逃入，这些引起了后金的
极为不满。毕竟努尔哈赤羽翼未丰，还没有足够
的力量与明王朝抗衡，故后金与朝鲜约为“兄弟
之国”。虽双方已有约定，但朝鲜暗中继续助明，
不断侵扰辽东沿海。至皇太极统治时期两次征伐
朝鲜，迫使朝鲜奉后金(清)为正朔，称臣纳贡。
此举意味着后金(清)打破了以明王朝为中心的
东亚宗藩体系，解决了“两翼”(蒙古与朝鲜)威
胁，加速了取明而代之的进程。
就清代东北边疆政策来看，其中对蒙古实行
的“盟旗制”及东北海疆北部的“边民姓长制”，在
入关前就已开始成形。在辽东沿海等地，诸申与
汉人共管则演变为清廷在东北的旗民双重管理体
制。对于朝鲜，则沿袭了既有的宗藩体系，形成了
新的东北亚秩序。回顾后金(清)统一及管理东
北海疆，推及其在东北施行的政策，其部分成为清
入关后统治中国的范本或延续。这些为清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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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边患、统治中原提供了参考，其影响不言
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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